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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实体合并破产实务和理论的冲突与调适

蔡 唱 郑显芳

( 湖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西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 我国实体合并破产实务与理论存在冲突: 关联企业在实体合并破产中没有依

照法定公司合并程序和要求来操作，却进行了主体、财产和债权债务的实质合一; 不同法院对

破产关联企业范围的界定标准不一; 法院难以解决破产各方合并的自愿性问题; 公司实体合

并的法定程序与破产程序中债务清偿限制之间存在冲突; 难以用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厘清实体

合并的法理基础; 关联企业间债权债务合并的性质和消灭的法律依据难以认定等。针对这些

问题，应该从公平保护债权人利益原则出发，在界定实体合并破产的关联企业范围时，对具有

企业集团形态的关联企业可直接合并破产而无需证明其是否具有“人格混同”的事实，对不

具有企业集团形态的关联企业则需要根据“人格混同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原则”确定是

否合并; 对于法院判案的法律依据，则可类推适用或直接援引类似法律规定的法理等，且最高

人民法院可发布指导案例以统一实体合并破产的司法裁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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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提质增效”，将资源要素从过剩的产能中释放出来。①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企业

因产业结构调整和经营不善陷入亏损或资金链断裂，公司破产案件呈现出新特点。在破产案件中，单一企业

的债权债务关系相对单纯，社会影响面小，破产程序相对简单，处理起来相对容易。但关联企业因关联关系

和关联交易等而导致财产、人员等关系错综复杂，财产混同、管理混乱、运作不规范、滥用公司人格损害债权

人利益等现象较为普遍，一旦核心企业资金链断裂，往往出现连锁反应，影响其他关联企业的运作，甚至使关

联企业共同陷入债务危机而进入破产程序。关联企业共同破产案涉地域广，债权人众多，内外部债权债务结

构复杂，纠纷多，矛盾尖锐，社会关注度高。如何依法有效处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成为司法界和理论界面临

的难题。

为避免关联企业分别破产时各企业财产权属难以界定，破解企业内外部财产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难以

清理，单个企业破产重整计划难以实施且获得债权人认可难，单个企业股权价值或财产估值低等难题，同时

保护所有关联企业外部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美国法官利用衡平权力创设了实质合并破产规则。我国一

些法院认为，“关联企业是基于特定经济目的而形成的联合体这一特点决定了关联企业的控制企业在实践

中可能滥用控制权，导致从属企业独立经济地位的丧失、从属企业决策能力的丧失，从而可能导致从属企业

债权人利益的损害，这决定了关联企业破产实体合并时须适用特别的清偿规则，否则无法平等保护债权人的

利益”②，因此在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时借鉴美国实质合并破产的做法，将关联企业的破产集中合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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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操作方式为: 法院将进入破产程序的各关联企业作为一个法律实体即一个破产主体对待，各关联企业

的财产合并为一个财团，统一视为该法律实体的财产，原关联企业内部相互间的债务追索关系、担保求偿关

系消灭，各关联企业的所有外部债权人合在一起作为该法律实体的债权人，在同一破产程序中平等受偿，共

同分享合并后的破产财团，并不细究该债权是由关联企业的哪一家企业所引起。合并破产有效涤除了关联

企业间的财产相互占用、内部资产权属难分、债权债务关系和交叉担保关系真伪难辨的麻烦，同时简化了关

联企业外部债权债务关系的清理，使破产程序变得相对容易。因此，我国法院普遍认为，关联企业破产中采

用实体合并方式，方能在各企业外部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中最大限度地彰显公平性和正当性。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的制度系针对单一企业破产设计，对关联企业合并破产没有规定。虽然《破产法

解释( 二) 》第 23 条第 3 款提到了破产企业的个别债权人可以申请破产企业的次债务人或出资人“合并破

产”，将具有交错债权债务关系和投资控股关系的关联企业包括其中，但却没有对此作进一步规定。我国是

成文法国家，法官不可据此创设新的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实体合并规则审理破产清算案件

的若干规定( 征求意见稿) 》曾试图对“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中有关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问题”作出

司法解释，但该稿在法院系统反复征求意见多年至今仍未能正式出台。尽管如此，不少法院仍在司法实务中

参照适用其中的内容进行操作，学者在研究实体合并破产问题时也会引用参考。应当看到，实体合并破产目

前已成为我国法院有效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普遍做法，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实践中必然存在

不少亟待厘清和解决的法理学问题。本文拟从这一现状出发，对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进行探讨，揭示实体

合并破产的本质特征，分析实体合并破产实务操作中存在的法理障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破解难题的若干思

路，以推动我国关联企业破产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为实体合并破产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和制度参考。

一、实体合并破产的法律特征

关联企业实体( 或实质) 合并破产之所以冠上“实体”或“实质”二字，不仅在于它要“打破关联企业破产

时的形式公平，实现实质公平，保障对债权人的整体公平清偿”①，还在于它的“合并”并不完全是法律规定的

企业合并，有的甚至完全没有企业合并的法律外观形式，也没有完全依照现行企业合并的法律程序和“先合

并主体后破产”的顺序来进行，但从其实际操作看，却不同程度契合了企业合并中“合二为一”或“合多为一”

的实质内涵，并主要采取了主体合一或财产合一的操作方式，最终实现了债权债务的合并清算处理。据此，

我们将实体合并破产的本质法律特征概括为“合一性”，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

( 一) 主体合一

从企业合并的角度看，主体合一是实体合并破产首要的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实体合并破产的主体合一

就是若干关联企业先进行主体合并再完成破产程序的操作方式。这一做法的好处在于法院基本可以按照

《公司法》关于公司合并的法定程序和要求来操作，实现关联企业主体、财产、债权债务、股东、业务等的归

一，解决企业主体不合并而导致的企业财产和债权债务等的合并无法律制度支撑的难题，合并后也能较为便

捷地通过破产程序来处理关联企业中因错综复杂的投资关系和控制关系形成的对内对外债权债务。在破产

案实际操作中，主体合一主要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当关联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要求或允许核心企业

或控制企业直接吸收合并其他关联企业，使之在法律上真正成为一个主体，再由存续的企业来完成破产程

序。

( 二) 财产合一

在企业合并中，主体合一是财产合一的必要前提，而财产合一是主体合一的必然结果。在实体合并破产

中，财产合一是削减关联企业间交叉债权债务和担保关系的基础，是合并清算和清偿企业外部债务、简化关

联企业破产程序的法律前提，但该财产合一却并非需要以主体在法律上合一为必要前提，很多情况下没有主

体合并的法律外观，也不需要按照企业合并的法定程序操作，而是针对关联企业间财务混同、人员重叠等情

形，依照公司人格否认原理等否认各关联企业的法人资格，由法院直接裁定将多个关联企业视为一个主体进

行破产。实践中不少关联企业( 尤其是企业集团) 尽管在形式上登记为若干独立的企业法人，但由于关联关

系而在财产、人员和管理等方面出现严重混同，丧失了独立性，一旦进入破产程序，法院并不依其登记的主体

情况，而是根据各关联企业财产难以独立因而难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实际状况，将各关联企业视为一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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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欣新:《关联企业的实体合并破产程序》，《人民司法·应用》2016 年第 28 期。



山东社会科学 2019·10 政治与法学研究

产主体并将各企业的财产不加区分地聚集在一起，无需界定各企业相互持有财产的权属，统一作为这个破产

主体的破产财产。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实质合一也具有了主体合一的内涵，与前面吸收合并的主体合一相

比，只是缺少了主体合一的法律外观。

( 三) 债权债务合一

债权债务合一是关联企业财产合一的结果之一。无论是采取主体合一还是财产合一的操作方式，都是

为了将各关联企业的债权债务合并处理。关联企业内部交叉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将因合一而归于消灭，企

业间相互形成债权债务时的内部交叉担保关系也因为归一而得以消除，这类似于同一企业内部债权债务清

理后对往来账的冲抵。在这个意义上，债权债务合一可纳入财产合一的内容，我们也因此对实体合并破产中

关联企业内部的债权债务不再相互申报而全部消除，全部抵销的要求形成的经济学基础和法律基础完全能

够理解。

另外，债权债务合一还需要将各关联企业的外部债权人合在一起，共同在破产财团中受偿，而不细究是

哪一家关联企业的债权人。债权债务合一可以省去法院、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审查关联企业内部债权债务

真伪和鉴别外部债权的具体债务人归属的麻烦，直接消除关联企业间因故意互负债务、转移财产等对债权人

利益造成的不利影响。

( 四) 审理合一

审理合一也即审理程序的合并，属于实体合并破产中的司法保障措施。法院将分别受理的各关联企业

的破产案件合并在一个破产程序中审理，可以方便各企业的财产和债权债务集中清理，实现主体合一、财产

合一和债权债务合一，并确保各企业所有外部债权人按照同一标准受偿，方便、快捷，且公开、公平、公正。

从上述特征可见，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是为了实现破产程序中公平效率的目标，保证各企业债权人公

平受偿，减少和消除关联企业前期业务混淆、交叉担保、相互资金拆借等形成的可能影响破产程序正当性的

不利因素，保障破产程序顺利便捷进行，最终有效完成关联企业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的过程。

二、实体合并破产实务与理论的冲突

从实体合并破产呈现的法律特征可以看到，我国法院在审理实体合并破产案件时在尽可能地依据现行

法律法规的规定操作，但其实务操作与相关法理之间的冲突却比较明显。

( 一) 合并的关联企业范围的界定标准不一

关联企业要进行实体合并破产，首先必须确定可合并的关联企业范围。我国目前对关联企业的外延尚

无法律的直接规定，只有一些法规规定可供援引; 虽然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有涉及关联企业界定的内容，但

由于界定标准不一，还难以适应实体合并破产中界定关联企业范围的需要。如按照《公司法》第 216 条第 4

项关于“关联关系”的解释，关联公司范围主要限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控制的企业之

间，或存在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的企业。到底什么是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理论

上很难界定，且实务操作中公司“董监高”控制的企业可能与具有相互控股关系的企业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

系，难以一起合并破产。而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关于“关联企业”的规定，在资金、经营

等方面存在控制关系，或同受第三者控制，或在利益上具有关联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就是关联企业。

显然该条对关联企业范围的界定采取了与《公司法》规定不同的思路和标准。再如，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

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第 4 条罗列的“关联方”，包括了企业的合营企业和联营企业，而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 71 条对关联方的有关列举规定，甚至包含了在过去或未来一定时间内存在关联

情形的法人，以及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存在可能造成上市公司利益倾斜的特殊关系的法人，关联企业

范围显得过于宽泛。

上述对关联关系和关联人的各界定标准就每部规范性文件本身而言具有相应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但由

于各标准不统一，法院在采用实体合并破产方式来处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时到底应当采取哪一个标准来界

定关联企业的范围才适当，哪些企业应当进入实体合并破产程序，就成为一件有相当难度的工作。

( 二) 难以按《公司法》的合并规则进行主体合一

《公司法》的公司合并与关联企业破产中的实体合并虽然在“财产和债权债务的实质合一”的结果上并

无二致，但由于后者即便实现了主体合一，合一后的法律实体也必须纳入破产程序操作，因此，实体合并破产

中的主体合一无法按照《公司法》的公司合并法定程序和要求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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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法》的公司合并是合并企业间的一种自愿行为，“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关联企业破

产操作中的实体合并并不一定是合并各方的自愿行为，可能是法院根据关联企业间的实际情况要求各企业

做出的一种受强制的行为，也可能是根据关联企业破产管理人或债权人的意愿向法院提出申请后在法院监

控下实施的行为。法院根据各破产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案件事实认为关联企业需要采取合并破产，往往并不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让各合并公司的股东会做出合并决议，也不要求各合并企业签订合并协议，并不关注

各关联企业各自的合并意思表示，会直接裁定要求各关联企业合并破产。

2．《公司法》的公司合并必须履行法定程序，如三分之二以上股东通过股东会合并决议，合并各方编制

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公告债权人等。虽然法律上并不禁止或鼓励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自愿合并，但

对于已经进入破产程序的关联企业实体合并来说，企业合并与否并不能由公司股东会通过特别程序自主决

议，而需要由破产管理人和法院确定。

3． 按照《公司法》第 173 条的规定，合并各公司的债权人在接到公司合并通知后“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如果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中照此操作，无异于提前向破产企业的个别债权人

清偿财产或提供担保，显然不符合《企业破产法》第 16 条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不得对个别

债权人的债务清偿的要求。因此，关联企业实体合并中债权人接到企业合并通知后不能行使要求债务人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请求权。当然，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在裁决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前，会

征询各关联企业债权人对企业实体合并破产的意见，提示合并破产对债权人的各种有利之处。

4． 按照《公司法》第 173 条规定的公司合并程序，未按债权人请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企业不能合

并。对于实体合并破产中的各关联企业，其财产已经被破产管理人接管，这些财产不可能在合并中用于对部

分债权人清偿或提供担保，且不清偿或不提供担保也不会导致各关联企业不能合并的法律后果，法院仍可以

根据各关联企业的实际情况和案件需要裁定各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

5． 根据《公司法》第 172 条的规定，公司合并后必然有被合并的公司解散。实体合并破产不进行企业主

体法律外观合一的情况下，在破产程序中仍可以将各关联企业的财产和债权债务归一，即实质合并而非形式

合并，在破产程序中把各关联企业作为一个法律实体来对待。实体合并破产的关联企业在破产程序中不一

定会被解散或注销，而是在破产程序终结后才会确定各企业是继续存续还是被解散、注销。

( 三) 难以从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厘清实体合并的法理基础

实体合并破产往往需要否认关联企业成员的法人资格，如果根据《公司法》关于公司人格否认的规定来

分析实体合并破产，则存在以下障碍:

1． 否认谁的法人资格? 由谁对被否认人格的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在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中，法院往

往以各企业财产混同无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等理由直接否认各关联企业在破产程序中的法人资格，而不论

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投资关系。按照《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的规定，公司人格否认应指向被滥用独立人

格的公司的股东，否则根据《公司法》关于公司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规定，就不可能出现由股东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结果。由于关联企业是通过关联交易来转移财产和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完

全可能是同受母公司甚至于祖母公司控制的没有相互持股关系或无人事重叠的“兄弟姐妹”关联公司，或者

只具“远亲关系”的关联公司，即滥用公司独立人格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不是公司的股东，而是公司的“兄

弟姐妹公司”或其他“远亲公司”或这些公司的股东。如果完全依照《公司法》第 20 条规定，对于这样的关联

企业就会出现不符合公司人格否认的条件，或者即便否认公司人格也不应由股东来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的尴尬。

2． 谁来主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 在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操作中，公司人格否认并不一定要由债权人

提起，在很多情况下是法院根据查明的破产案件事实，认定各关联企业丧失独立人格后依职权主动采取的措

施，这与现行有关公司人格否认的案件由公司债权人提出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法律规定构

成冲突。

3． 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诉讼程序能否简化? 公司人格否认是否成立，决定了承担公司债务主体的不同，

因此应通过诉讼程序予以确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否认公司独立人格需要经过起诉、案件受理、原

被告举证质证和庭审辩论、判决、上诉等程序，如果实体合并破产中否认公司人格也照此程序操作，则耗时耗

力，不仅与破产程序实质合并的快速处理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长期未决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效率原则构成冲

761



山东社会科学 2019·10 政治与法学研究

突，而且可能因为缴纳诉讼费等而增加债权人负担，增大债务人负债，减少债务人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还可

能为关联企业逃避债务和责任提供机会和时间。

( 四) 内部债权债务合并的性质和依据难以认定

内部债权债务合并意味着实体合并的各关联企业成员内部包括担保在内的债权债务全部归于消灭，彼

此间不再享有追偿权。对于各关联企业主体形式合一，财产和债权债务混同，从而导致原企业间的债权债务

消灭，法律上有明确规定。实体合并破产中未进行主体合一的各关联企业内部债权债务合并，一般通过法院

的直接裁定进行，这种情形的债权债务合并涉及到合并的性质和债权债务消灭的法律依据问题。

债的消灭原因有清偿、提存、抵销、免除、混同等，如果内部债权的消灭属于企业自愿免除，则可能存在企

业利用关联关系放弃债权损害自己其他外部债权人利益的嫌疑;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6 条的规定，破产企

业依法不能通过清偿、提存等事由提前主动消灭个别债务; 混同需要债权人和债务人在法律上成为同一个法

人实体，所以混同仅在各破产企业真正按照《公司法》合并规则实施主体合并后才能成为各企业内部债权债

务消灭的原因，其他情况下则无混同的合法依据。那么各关联企业之间是否是通过抵销方式来实现各企业

债权债务消灭的呢? 合并破产中的债权债务合并和消灭是法院要求而非债务人的自愿主动行为，因此与

《合同法》第 99 条规定的法定抵销、第 100 条规定的合意抵销以及《企业破产法》第 40 条关于抵销的规定中

应由互负债务的双方主动要求抵销的规定都不吻合。

三、基于债权人利益公平保护原则的实体合并破产规则诠释

“我国《破产法》的宗旨既在于公平对待所有债权人，公平合理分配债权，也在于保护‘诚信但不幸’的债

务人，使其有重生的机会和能力”①，为此，我们从关联企业债权人利益公平保护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原则性对

策思路，诠释相关实体合并破产规则，为调适其实务与理论的冲突提供参考。

( 一) 从是否企业集团确定实体合并破产的关联企业界定标准

鉴于法律法规对关联企业范围缺乏统一的界定标准的实际，为了减少司法实践中自行确定实体合并破

产关联企业范围的随意性给关联企业外部债权人带来的不公平，在此问题上可以把握的关键要点包括:

1． 对于具有企业集团形态的关联企业可以整体纳入合并破产关联企业范围，而无需去证明或查明其是

否具有“人格混同”的事实。企业集团是一种以母子公司为基本架构的企业形态，对外有着固定的外观形

态，必须依照相关法规进行工商登记，未经登记不得以企业集团名义从事活动。企业集团对内以较为稳定的

关联关系来联结各成员企业，成员企业之间的控股关系、参股关系、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关联关系等都十分

清楚，基于此，不少国家和地区对企业集团有专门的法律制度进行规制。尽管企业集团由若干关联企业构

成，但基于其内部各成员单位间关系的特殊性，在诸如会计、纳税等许多场合将其当作单一实体来对待也是

法律规制企业集团的重要内容。美国近年流行的公司集团实则“单一商业体”的理论②，认为“公司法人格的

滥用或欺诈不是刺破公司面纱的必要条件，只要各关联公司之间的关系足够紧密，无论是姐妹公司还是母子

公司，都可以将他们视为一个商业体，让他们为彼此的债务承担责任”③。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破产法立

法指南》已经将企业集团作为实质性合并破产的对象。在我国，在实体合并破产中将企业集团整体纳入关

联企业范围，不仅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对其是否是关联企业、是否应纳入合并破产范围的界定难度，而且可

以避免否定关联企业的法人资格时遇到的法律障碍，同时可以在相关法规中找到相应的参照依据。需要指

出的是，我国企业集团内部按照与核心企业( 母公司) 的关系，分为具有控股关系( 母子公司) 的紧密层和具

有参股关系的半紧密层，半紧密层的企业也属于企业集团的成员，也可以对外使用企业集团的称谓。但“破

产程序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往往意味着债权人要做出牺牲，因为对债务人企业有限资产的分配往往属于

“零和博弈”④，基于关联企业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公平性和正当性考量，在实质性合并破产中，能够整体纳入

合并的企业集团成员单位应当是紧密层的企业。

861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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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钟健生:《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 冲突解决与体系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
郭娅丽、邵彦铭:《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未来侵权债权的法律保护———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理论探索》2015 年第 6 期; 徐文进: 《企

业集团的形成动因、法律规制及管控体系》，《现代管理科学》2014 年第 4 期; 黄辉:《中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12 年

第 1 期。
徐文进:《企业集团的形成动因、法律规制及管控体系》，《现代管理科学》2014 年第 4 期。
钟健生:《破产程序中的优先权: 冲突解决与体系建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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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于不具备企业集团形态的关联企业，尽管不能将所有具有关联关系的企业都纳入合并破产的范围，

但可以参照以下原则来界定: 一是根据公司人格否认的人格混同原则，存在财产混同、人员重叠、业务混同等

人格混同的纳入，反之则不纳入; 二是根据保护债权人利益原则，如果关联企业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具有逃

避债务或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交易双方利益高度一致，则应当纳入; 如果关联企业之间进行的关联交易

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关系，交易双方的利益实现并不以损害第三方为代价，则不纳入。例如，《公司

法》对公司与公司“董监高”所控制企业之间关联交易进行规制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受

损，在没有证据表明该类关联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进行了损害作为第三人的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时，则不宜将其

纳入实质合并破产的范围。

( 二) 实体合并适用的法律法规上可类推适用或援引法理

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在法律适用上的难点主要不在破产程序方面( 如重整程序和破产清算程序) ，而

在“合并”上，无论是采取公司合并方式还是公司人格否认后的连带责任形成的实质合并方式，都存在不能

完全适用现行《公司法》规定的问题。对此，我们的解决思路是:

1． 类推适用原则。对于实质合并时不能直接援用《公司法》条文，但案件事实情形类似且需要适用相关

条文规定的基本原理的( 如公司人格否认原理) ，实务中可以采用“参照适用”的表述，同时应当阐明适用理

由。我们注意到，这一做法在最高人民法院 2013 年发布的指导案例 15 号已有先例。该案的二审法院判决

否认被告公司人格时，基于作为被告的三个关联公司尽管出现人格混同但并无相互持股关系的情况，在生效

裁判文书上就使用了“参照《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的表述。

2． 直接援引适用现行法规的一些规定及其法理。如目前上市公司和企业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就是执行我

国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的相关法规的内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第 2 条的要

求，企业集团合并财务报表，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以母子公司为基础形成的企业集团的资产和财务状况。

合并财务报表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一种财务会计制度，实际上则是把上市公司或企业集团控制的关联公司

从法律上视为一个主体，从而将具有关联关系的不同企业主体的财产纳入一体化的管理之中。这使得具有

关联关系的公司之间的大量隐性交易关系显性化，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公司内部的关联交易和可能出现的不

当利益输送，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而且有利于管理层和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的监

管，防止公司控制人滥用公司人格来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做法的原理与前述对企业集团规制的

理由是相通的，也与实体合并破产中的“合并”操作依据有异曲同工之妙。法院在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

时，在没有其他明确规定实质合并破产的法律依据之前，可以直接援引该企业会计准则及其所蕴含的合并法

理，确定对关联企业使用实体合并破产的方法，将关联企业的资产负债合并后通过同一个破产程序处理其债

务。

( 三) 充分发挥司法判例的指导作用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判例对司法实践发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能够较好地借鉴和运用衡平

法理来解决具体案件中的特殊正义问题，维护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如果当前还不能马上出台规制关联企

业破产的成文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充分利用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为关联企业合并破产案

件的审判工作提供指导和积累经验。随着破产案件的不断增加，实体合并破产的案例会不断出现，学界和司

法界对此关注度大大提高，相关研究成果和对境外相关规则的研究介绍也会日益丰富，这些都为筛选指导性

判例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最高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当前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中存在的难点问题，按

照指导性案例的选择标准，有针对性地发布若干指导判例，为各级法院在审理关联企业实体合并破产案件时

提供参考; 通过深入的法理解读，统一司法裁判标准，提高司法效率，促进司法公正，在此基础上待条件成熟

时及时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或完善破产法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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